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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了 「小小」在台北車站附近的咖啡店相會，儘管和
她素未謀面，卻第一眼認出她來。個子小小、臉蛋小小，
「小小」的外表和名字很匹配，倒是有一雙精靈的大眼睛。

剛坐下，她咖啡也不叫一杯，便一個勁兒向記者介紹
她擔任團長兼音樂總監的 Sirens 人聲樂團，即將來港參演
「台灣月」的節目內容。

演繹不同層面歌曲
她一連串地算着說： 「我們這次會唱粵語歌，有勵志

的Beyond的《海闊天空》；張惠妹的《新不了情》；年輕
人、中年人都聽過的《卡門》我們會換成快歌；張震嶽的
輕搖滾《自由》；輕快的英文歌《Stupid Cupid》；還有
帶點爵士感覺的《外婆的澎湖灣》……」

Sirens人聲樂團（Sirens Vocal Band）帶來的歌曲可
算是古今中外，海峽兩岸，古典流行，包羅萬有，甚至還
有一首較古雅的，為唐詩譜上曲的《別亦難》。 「李商隱
的《無題》，被譜上古調，我們將它唱得既帶點古典國樂
味道，又滲入爵士格調以至hip hop風，並且模仿大合唱
的效果。最初只為比賽演唱，想不到很受好評，也許是台
灣的觀眾多聽歡快的歌曲，想聽一些深沉的調子。」這首
歌前年在台灣國際重唱節重唱大賽得第二名。

聽聽 Sirens 人聲樂團成員的名字，小小、蜻蜓、小捲
、一百、小鐵，就能感受到這幾名青春少艾的活力激情，
因此他們表演人聲合唱，載歌載舞是他們的專長。 「第一
次演出、剛成立時已排很多舞台動作，我們不是刻意，只
是發現，又跳又唱給我們感覺，為歌曲增加意義。」

這次 「台灣月」Sirens 起了個可愛的題目 「心花朵朵
開」。 「小小」笑言，這可能是他們今年參加了深圳衛視
阿卡貝拉（A Cappella）選秀節目 「The Sing Off」打
入前五強時，給人的印象。 「當時的演出，是以清新可愛
，樣子甜美的形象，又唱《Stupid Cupid》，節目也給我
們這樣的定位。但我們並非永遠可愛下去，而是演繹不同
層面的歌曲。」

無伴奏人聲合唱
無樂器伴奏的人聲合唱（A Cappella），無論是高音

、低音、中音或伴奏，皆由人聲組成聲音的豐富層次與和
弦。Sirens 的成員各出奇謀，用一把聲音幻化、演變出各
種聲音、聲效。 「我會先編好演唱大綱，大家開始練，聽
聽唱出來的感覺怎樣，然後建議加什麼畫面。每個人都有
貢獻，我們的男低音一百可稱得上樂器大師，無論西樂的
小喇叭、長號、色士風，還是國樂的二胡，以至一些奇怪
音響，如刮東西、鑽東西又或者沖馬桶聲。」

例如演唱歌曲《別亦難》，就加入了簫、塤的聲音，
又如《海闊天空》會有一波波海浪的聲音。 「小小」說，
A Cappella的樂趣，就是來自這些不設限制，聲音好多可
能，有些奇怪聲音，說着她便 「嘴郁郁」的示範起刮東西
的聲音來。

自二○○九年成立，這幾位年輕人真不能小覷，至今

得過許多國際獎項，如二○一○年韓國春川青年 A
Cappella大賽冠軍、Best Vocal獎；二○一一年新加坡阿
卡貝拉大賽國際組金獎冠軍；二○一一年台北藝穗節音樂
類最佳節目等。

問 「小小」，發展的過程是否順利？她很世故地說：
「可以說是順利，但阻礙也不少。之前自己有工作，但二

月辭職了，現在收入不固定。就算接到邀請，因大部分成
員都是學生，平日需要上課，也未必能接受演出。例如我
們到深圳參賽時，小鐵每星期飛來飛去，很辛苦的。這次
演出的排練，也要在假日舉行，成員由宜蘭、新竹趕來，
集中每天練五小時。」

不斷磨合拚搏進取
在團員的組合上，由最初六人，走了兩人，留下四人

，再加入新成員一名，共有五人，也須不斷的磨合。 「小
小」明白到，一個人聲樂團要成功，不一定是聲音漂亮，
不一定是演唱技巧，最重要還是成員間的合作性。 「人不
和沒用的，我們曾在比賽過程中，看見一組人，竟在台上
吵架，真是很難看，血淋淋的例子。所以我們樂團，凡事
對事不對人，演唱方面發現缺點便一起討論，大家給意見
，若再不同意，便唱出來，錄下來，大家一起來聽效果如
何，再決定怎樣唱法。」

儘管臉上的青春氣息正盛， 「小小」已表現出處理事
情的成熟，可見年輕人的成功，不能只憑熱誠與衝勁，還
須經驗的累積與持續的拚搏。在個多小時的訪問中， 「小
小」並沒把熱愛A Cappella掛在口邊，但她對樂團的付出
，願意辭去安全穩定的工作，專注樂團行政運作與藝術創
作，甚至和反對辭職的男朋友分手，都不難了解她對 A
Cappella的全情投入。 「愛拚才會贏」的個性，已反映在這
小妮子身上，幸好她還有爸媽毫無保留的支持，令她在前
行的道路上，有了知音、和應。

Sirens人聲樂團應 「台灣月」之邀舉行的 「心花朵朵開
」音樂會，將於十一月十九、二十日晚上七時半在光華新
聞文化中心舉行，詳情可瀏覽網站 http://www.taiwaninfo.
org/festival2012.htm。

􀎠心花朵朵開􀎡歌唱古今中外
Sirens人聲樂團團長談參演「台灣月」節目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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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迪」颶風把美國東
海岸的幾個州吹得亂了陣腳
，受害人中包括我在紐約和
康涅狄格州的幾個朋友。一
位家住康州的朋友在電話中

說，他家所在的地區不是海邊，所以受災不算嚴重
，但仍要面對停電帶來的諸多不便。全家的供電只
能靠一台備用的柴油發電機，勉強 「自給自足」。
風過之後，左鄰右舍紛紛開車去買柴油，生怕柴油
供應斷檔。另一位紐約的朋友就沒這麼幸運了，他
家住在曼哈頓，在皇后區一個狹長半島上有一幢簡
易別墅。遭受了 「桑迪」的拍擊，別墅需要全面維
修，恐怕開支不小。這棟簡易別墅位於著名的 「微
風之點」（Breezy Point）地區，在颶風襲擊時，
當地有電線杆倒塌，引起的大火將一百多座房屋燒
成灰燼。

每次颶風來襲都會造成停電、交通癱瘓，但這次 「桑迪
」來襲，又出現了一個新情況：信息過於混亂，讓人無所適
從。美國電視台報道說，在賭城大西洋城，海邊沙灘上著名
的步行道（boardwalk）被 「桑迪」沖毀了。有觀眾看到報道
後批評電視台以訛傳訛，因為被沖垮的乃是位於旅遊區外一
段殘破的步行道，絲毫不影響當地旅遊業。在微博（Twitter
）上的信息就更加混亂，有些非常聳人聽聞的消息後來都被
證實是假的，例如紐約證券交易所被淹。另外，一些照片也
被發現是電腦合成的，如巨浪衝擊自由女神像的座基等等。
有評論說，一發生重大事件，網絡上就充斥各種 「官方消息
」或 「內部消息」，似乎只要有一部手機，誰都可以扮 「發
言人」。難道美國也需要組建一個強大的網監兵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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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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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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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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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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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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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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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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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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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礙
眼
，
越
看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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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
好
像

被
人
搧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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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掌
留
下
的
傷
痕
。

李
波
叫
我
煮
個
雞
蛋
，
趁
熱
在
臉
上
按
摩

，
說
是
可
以
消
腫
消
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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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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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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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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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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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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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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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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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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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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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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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是
愛
慕
其
美
貌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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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一
見
。
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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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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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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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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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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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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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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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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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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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侯
公
子
都
不
要
她
了
。
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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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良

，
嫁
給
書
生
。
神
仙
又
把
她
額
頭
的
烏
黑
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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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
她
重
新
變
回
光
彩
耀
人

的
美
人
。
我
讀
過
汪
曾
祺
用

白
話
文
重
寫
過
的
《
瑞
雲
》

，
寫
得
很
美
。

可
惜
汪
先
生
逝
世
太
早

，
否
則
的
話
，
肯
定
能
把

《
聊
齋
》
重
寫
得
很
動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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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
大
選
，
全
球
都
在
看
。
因
為
經
濟
是
今
次
大

選
的
主
要
議
題
，
而
美
國
經
濟
牽
動
全
世
界
的
錢
包
。

其
實
大
家
都
知
道
：
誰
當
總
統
，
經
濟
都
不
會
有

太
大
改
善
，
在
既
定
的
體
制
下
，
總
統
能
做
的
太
少
。

但
四
年
前
美
國
民
眾
就
是
在
金
融
風
暴
下
對
小
布

什
失
望
，
也
對
共
和
黨
失
望
，
奧
巴
馬
登
高
一
呼
﹁改

變
﹂
，
震
撼
人
心
，
連
白
人
男
子
也
肯
投
這
個
黑
人
一

票
，
才
讓
奧
巴
馬
當
上
第
一
位
黑
人
總
統
。

四
年
下
來
，
這
個
﹁改
變
﹂
，
原
來
﹁變
﹂
得
更

差
：
赤
字
加
倍
，
失
業
率
飆
高
，
美
元
更
不
值
錢
。
對

經
濟
的
承
諾
，
完
全
是
空
頭
支
票
。

個
人
財
富
從
世
界
第
一
跌
到
世
界

第
七
；
貧
窮
人
口
高
達
百
分
之
十
五
；

製
造
業
外
移
，
以
製
造
電
視
機
為
例
，

這
行
業
是
從
美
國
開
始
的
，
如
今
美
國

已
經
不
生
產
任
何
電
視
機
。

面
對
經
濟
劣
勢
，
奧
巴
馬
幾
乎
一

籌
莫
展
。
但
他
不
管
財
政
有
多
困
難
，

仍
然
堅
持
廣
施
福
利
給
低
收
入
人
士
和

老
人
。
他
提
倡
減
稅
，
但
對
富
人
例
外

，
所
以
廣
受
有
色
人
種
歡
迎
，
把
他
當

成
劫
富
濟
貧
的
羅
賓
漢
。

羅
姆
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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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大
局
着
想
，
削
減
福

利
、
平
衡
預
算
，
包
括
叫
停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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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的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
任
由
經
營
不
善
的

大
企
業
倒
閉
，
政
府
不
再
紓
困
救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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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
減
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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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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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
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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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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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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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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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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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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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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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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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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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的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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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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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的
前
途
相
比
，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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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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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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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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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政
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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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
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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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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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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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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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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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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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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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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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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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
惟
有
這
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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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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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球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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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
事
別

太
認
真
，
就
當
是
一
場
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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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看
吧
！

在
台
北
見
到
榮
平
時
，
他

說
：
﹁你
們
家
的
房
子
拆
掉
了

。
﹂
那
棟
日
式
住
宅
是
台
大
的

校
產
，
不
知
為
什
麼
，
整
條
巷

子
中
所
有
房
子
都
改
建
成
公
寓

大
樓
，
只
有
它
一
直
保
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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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
妹
妹
和
我
每
次
回
台
北
都
要

去
看
看
。
它
的
存
在
對
我
們
成

了
一
種
安
慰
。
聽
了
榮
平
的
話

，
心
裡
感
覺
空
空
。

這
條
座
落
新
生
南
路
的
巷

子
，
時
常
入
我
夢
裡
來
。
正
如

辛
鬱
近
期
發
表
《
行
過
時
間
》

這
首
詩
後
記
中
所
說
，
﹁巷
子

裡
塞
滿
嬉
鬧
聲
﹂
，
是
捨
不
掉
的
歡
樂
記
憶
。

辛
鬱
這
首
詩
所
記
，
是
當
年
他
和
詩
友
商
禽
、

大
荒
等
人
在
我
家
相
聚
的
回
憶
。

搬
進
這
條
巷
子
時
，
各
家
的
孩
子
加
起
來

有
十
幾
個
，
我
年
齡
最
大
。
左
鄰
的
大
囡
囡
、

小
囡
囡
，
右
舍
的
大
頭
呆
、
二
頭
呆
，
都
跟
我

親
密
無
間
。
只
有
對
面
住
的
毛
家
老
大
毛
仁
浩

比
我
小
兩
、
三
歲
，
我
毫
無
道
理
地
喜
歡
欺
負

他
。
他
若
是
趴
在
地
上
打
彈
珠
，
我
一
定
去
敲

他
的
腦
袋
，
然
後
就
展
開
追
逐
戰
。
他
對
付
我

最
厲
害
的
武
器
就
是
大
叫
：
﹁王
渝
愛
男
生
！

﹂
不
懂
為
什
麼
﹁愛
男
生
﹂
這
三
個
字
總
把
我

激
怒
得
火
冒
三
丈
。
事
實
上
，
我
確
實
跟
男
生

比
女
生
玩
得
更
融
洽
。

我
在
紐
約
報
館
工
作
時
，
毛
仁
浩
是
我
們

總
經
理
。
有
天
我
進
編
輯
室

，
他
正
和
打
字
小
姐
們
說
笑

，
有
人
笑
道
：
﹁他
正
在
講

你
以
前
追
他
的
事
。
﹂
我
答

道
：
﹁不
錯
，
不
錯
。
我
常

常
追
着
打
他
！
﹂

看香港立法會現場新聞報
道，很難不使人搖頭嘆息。立
法會本是一處議事的地方，現
在已淪為一處政壇流氓遊樂場
，他們謾罵、擲物，不尊重議
事場地，不尊重同事，不尊重

大部分選民的意向。他們只要討好選民中的十分之
一，已經可以獲得遊樂場的入場券。

那投票給他們的十分一，認為大聲發言就代表
有理，大聲罵人就代表有 「吉屎」，逢政府的建議
必反就是英雄。

言語的有沒有力量在乎有沒有道理，有道理輕
輕道來亦能服人，沒道理喊破喉嚨也是白搭。振聾
發聵靠的是論點，不是靠聲音的分貝。

在香港議事廳罵人付出的是零代價，不會觸犯
刑事或民事法例，對方不會找有勢力人士向你尋仇
，因此在立法會罵人比在家罵老婆還要安全，最膽
小的人也無須害怕，當他們有 「吉屎」是幼稚的判
斷。

更幼稚的判斷是不問事理，只要是政府的建議
就一定錯，反對政府就一定對。講求理性的政黨，
認可的是道理，講求的是策略，政治本是妥協的藝
術，能有寸進勝於一拍兩散，立時被指為投降，蒙
上污名受盡指責。這竟是香港的政治現實，能不使
人慨嘆！

由南到北自駕遊，跑了將
近三千公里，北方已經下雪，
我準備回南方過冬，上網尋找
最佳路線，忽然發現許多物流
公司開展私家車託運服務，很
有誘惑力。

貨比三家，由北京託運一輛普通轎車到廣州，
價格分別是兩千四、兩千六、兩千八百元人民幣，
另加保險，費用是車價的千分之一至二，合起來相
當於開車回穗的汽油錢加過路費，還算合理。

正值此時，南方也出現陰雨天氣，同行北上的
人員已經星散，司機只剩自己一人，我下決心把車
託運，人坐飛機南返。

物流公司派人來簽署了運車合同，把車開走，
答應第二天即用籠車運走，籠車一路人歇車不歇，
三位司機倒班開車，正常情況三天到達廣州，車輛
如無不妥，交費後把車開走。

北上時，我們一行出韶關，過贛州，上龍虎山
、三清山，遊婺源、西遞、宏村，攀黃山、九華山
、泰山，費時一周，最後又在北京盤桓一段時日。

南下時，我坐在飛機上，閉着眼睛，聽着音樂
，不時呷口茶水，飛行一百七十分鐘，到達廣州，
除去中間吃飯、上衛生間，餘下的時間我連龔玥的
一個音碟都沒有聽完。

自駕遊，如果路程較遠，或者中間出現新情況
，需要火速返回，在較大一些的城市，都可以實行
車走託運、人坐飛機的辦法。現在物流託運服務比
較發達，一個電話就可搞定。

孩
童
時
代
食
物
匱
乏
。
比

起
很
多
人
，
我
家
的
吃
食
還
算

是
豐
富
的
，
但
也
是
一
個
蘋
果

一
個
梨
子
切
作
幾
份
，
兄
妹
幾

個
每
人
飯
後
吃
上
一
小
塊
就
是

﹁飯
後
果
﹂
了
。
父
母
有
時
也

會
買
些
便
宜
小
吃
來
哄
我
們
，

記
憶
中
常
吃
的
有
光
酥
餅
。
它

出
自
南
海
西
樵
，
也
稱
西
樵
大

餅
。
餅
有
大
人
伸
開
五
指
一
般

大
，
圓
圓
的
，
賣
相
好
，
重
要

的
是
價
錢
便
宜
。
現
在
不
記
得

它
的
價
錢
了
，
但
凡
我
媽
肯
買

的
，
價
錢
絕
不
會
太
貴
。
我
們

這
種
年
紀
的
人
，
談
到
童
年
吃

食
，
對
它
都
會
有
一
份
憶
念
。

那
種
餅
用
麵
粉
加
上
糖
，

發
酵
蒸
熟
，
呈
淡
黃
色
，
表
面
上
沾
了
許
多
白

粉
，
防
止
它
們
互
相
黏
貼
。
那
些
顏
色
或
是
雞

蛋
，
但
那
時
代
更
可
能
只
是
偽
裝
雞
蛋
的
色
素

。
吃
它
時
，
感
到
有
股
經
嚼
的
韌
勁
。
那
餅
在

那
個
時
代
，
可
算
是
平
民
化
的
點
心
。

那
種
餅
食
現
在
仍
算
是
西
樵
土
特
產
。
其

外
形
和
過
去
差
不
多
，
但
內
容
有
了
變
化
，
明

顯
的
是
雞
蛋
多
了
，
吃
時
只
覺
得
鬆
軟
香
甜
，

和
蛋
糕
的
感
覺
差
不
多
。
價
錢
當
然
也
貴
多
了

，
十
二
塊
錢
一
袋
，
一
袋
兩
個
。

西
樵
山
酒
店
路
口
有
好
家
餅
店
，
不
少
是

私
人
經
營
的
。
人
們
指
點
我
們
到
食
街
旁
的
餅

店
去
買
，
說
那
兒
才
是
正
宗
的
。
我
買
了
些
回

來
送
給
親
友
的
孩
子
。
他
們
對
它
竟
愛
理
不
理

。
比
起
現
在
各
種
時
尚
食
物
，
這
種
餅
食
是
低

檔
貨
。
我
們
對
它
有
不
少

童
年
的
情
意
，
才
吃
出
了

興
致
。
如
今
的
孩
子
，
怕

是
很
難
指
望
他
們
會
愛
吃

光
酥
大
餅
，
更
難
有
一
份

深
情
厚
意
。

林奮強在○三年沙士
後期，預言樓市會在短期
內急升三成，在靜如死水
的局面中，這看法簡直不
可思議。獨具慧眼，言行
一致，他在那時大手買入
物業，現增值了四億半，身家豐厚，大可逍
遙自在了。

他辭任了投資銀行的職務，卻在去年創
辦了 「香港黃金五十研究中心」，與幾位年
輕專業人士，就醫療、土地等展開五項專題
研究及向政府提出建議；這種研究，我想是
非牟利的。

一兩個月後，我在地鐵月台遇見他，見
他臉圓圓的，天生孩子臉，樣子憨厚， 「相
由心生」及 「人過了三十歲，就要對自己的
容貌負責」，這些看法，我完全同意。那天
他衣着樸素，穿燈心絨外套，背着背囊，隨
隨意意的，與不少金融才俊之衣履煌然，大不相同。接
着又在車廂內聽他跟友人滔滔不絕， 「香港有背靠中國
的優勢，竟然連續幾年 GDP 落後於新加坡，太可惜了
……」，神情之 「肉緊」，語氣之急切，真是情見乎辭
。當時不是出席論壇，不是面向傳媒，不是會議發言，
更不知有一雙眼睛一對耳朵，在他背後留神傾聽，一切
都率直任真，所以雖是短短十分鐘的觀察，這一瞥印象
應是可信的。

他侃侃而談他對香港前景的憂慮及期盼，論點跟報
章的報道一致， 「若不急起直追，發展機會就會拱手讓
予區內對手新加坡與上海，無法為下一代創造良好的就
業機會」。心繫香港命運，關懷青年前景，先天下之憂
而憂，清風明月，仁者襟懷，何可疑之？

飛蓬集飛蓬集

雅俗坊雅俗坊

今日文化節目精選
■香港管弦樂團晚上八時在文化中心音樂廳舉行 「我愛莫
扎特」 音樂會。

■樂陶聲藝會晚上七時十五分在荃灣大會堂舉行 「許蓮香
學生演唱會」 。

■香港粵劇推廣中心主辦的 「曾慧師生友好粵曲演唱會」
，晚上七時三十分在沙田大會堂演奏廳舉行。

■司徒翠英和王希穎等主演的粵劇《雙珠鳳》，晚上七時
三十分在油麻地戲院演出。

■芯如曲藝苑晚上七時十五分在紅磡高山劇場演出 「情芯
茹海折子戲專場」 。

■油尖區文化藝術協會主辦的 「香港名家扇面邀請展」 正
在文化中心展覽館展出，展期至本月八日。

本報記者 洪 捷（台北採訪）

▲ 「小小」 在台北車站一間咖啡店接受記
者訪問 本報攝

▲ 「小小」 對人聲合唱全情投入 ▲ 「小小」 認為一個樂團 「人和」 非常重要

▲Sirens人聲樂團成員各有專長


